
“ 豹 子 ”其 人

胡长 江

那是一个秋夜 ，一位
黑脸汉子来我家 。一进 门 ，
他便 自 我通报：“我叫季
成豹 ，外号叫 ‘豹子’，
是一八五队 电 工 ，有事找
你！”

久闻其名 ，我连忙让坐 ，递烟 。他坐下又起 ，
摆手说：“不 ，不 ，给我倒杯水！”

我刚 转 身 ，他 又 说 ：“我 先 洗个 脸 ！”说
完，径奔厨 房 水 池 ，顺 手 拿个毛 巾 ，打开 水龙
头就洗 。

我忙叫：“那是擦脚毛 巾 ！”
“ 没事儿 ，以水为净。”他说着 ，头伸水管

下，哗哗洗起来 。举动随便 ，象 回家里 。
当时我家正看 电视 。他一落坐 ，便说：“电

视太亮 ，有损显象管 。馈线 离 电源线太近 ，有 干
扰。”他起身 调整 ，拨弄几下 ，嘿 ，看 去就清晰 ，
舒眼 。

久居省城 ，常见那些城府颇深 ，善于掩饰 ，
不学无术 的人 ，很是厌烦 。相比之下 ，他这位来
自山 野 ，性情豪爽 ，不拘小节 ，又懂技术 的 工人 ，
分外让人喜爱 。

后来慢慢熟识，对他越发敬佩 。
原来 “豹子”出 生南京 ，自 幼酷爱 电学 ，在

中学品学 皆优 ，后来却 因家庭 出 身不好 ，高考落
榜。随后 ，他离别故 土 ，来到大西北某地质队 ，
当上 一名 电 工 。从此 ，他夹尾做人 ，全力钻研 电
学。连找对象 ，他也考虑 电 。有位好心人 ，看他
快三 十 了 ，还是光棍一条 ，想给他在附近农村找
个对象 ，问他有啥条件 。那里是偏僻 山 区 ，农村
多用 光亮如豆 的 油灯 ，他很担心 ，说：“我没房
子，结婚倒 插 门 ，女方家得有 电灯 。不然误我看
书。”

冬去 春 来 。正 当 人们 为 自 己 虚 度 文 革 十 年
后悔 不 迭 时，“貌子 ”关 于 勘探 方 面 的 电 学 论
文、译文 一 篇 篇 发 表 ，打 出 潼 关 ，走 向 全 国 。
一个 普 通 电 工 ，已属 惊人 之 举 。但在 地质 队 ，
搞勘探 的 ，喝 大 学 墨 水 的 不 多 ，还 不 那 么 看 重
这枝 出 墙 的红 杏 。有人还 认 为他那是纸 上 谈 兵 ，
花拳绣腿 ，不 算 其 本事。1984年 秋 ，给 了 “豹
子”一个施 展 本事 的 机会 ，令众 人折服 。几 个
美国 专 家 ，带着 他们 的 王 牌 汽 车 钻 机 ，在 陕 北
神府 煤 田 验 证 勘探 。不 想 一 开 始钻机就启 动不
了。美 国 专家轮番上阵 ，折腾半天 ，一个个背心

衣服都汗湿了 ，也无济于
事。最后他们反怪 中 国 的
配套设备有 问题 ，说事故
的责任应 由 中 方承担 。钻
场上陡地静 了 下来 ，一时

大家面面相视 。平 日 不显 山露水的 “豹子”，这
时站了 出来 。他带上仪表 、工具 ，不慌不忙上了
汽车钻机 。不大工夫 ，让钻机欢叫起来。“豹子 ”
用英语对美方说：“不是 中 方 的配套设备有问题 ，
而是你们钻机的 自 动控制有毛病。”这位胡子拉
茬，腰别一 串 工具的 电工 ，让美 国专家敬佩得五
体投地 。美方领队 当 即竖起大拇指 ，用 英 语说 “中
国人 ，了 不起！”也许是 “豹子 ”办了 一件洋专
家办不了 的事情 ，从此名 声鹊起 。不久 ，他被评
为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 。

正当 “豹 子 ”踌 躇 满 志 ，决 心 多 作 贡 献之
际，妻 子 突 发 脑 溢 血 故 去 ，给 他 撇 下 三 个 未
成年 的 孩 子 。不 久 ，我 去 一八 五 队 ，顺便 上 门
安慰他 。

我一进屋 ，他便声
泪俱 下：“我的命好苦 ！”
才一年未见 ，他 已苍老
许多 ，才 四十 六 、七的
人，已 经两鬓染霜 了 。

我劝他节哀 ，保重
身体 ，三个孩 子 还小 ，
这个家还要 靠他支撑 。
劝慰一番后 ，我说：“你
有什 么 事 儿 ，尽 管 直
说。”

他沉吟半晌 ，说 ：
“ 我要求上 一个科研项

目。”

我不 由 一愣 。虽说
我是办理这事儿 的 ，但
是不能应允 ，劝道：“先安顿你家里 的事情吧 ，
科研项 目 ，晚一时再说。”

“ 你不知道 ，让我钻进那里 ，心里也 许好受
些。”他说着 ，取 出 一卷 图纸，“我准备搞 一个
用声 、电 、光控制 的 多功能新型配 电柜 ，自 动控
制勘探现场的所有 设备和设施。”

他说得头头是道 ，无懈 可 击 ；连哪个 电子 元
件，是哪家 工厂 出 的质量最好 ，他都摸得一清二
楚。看他准备如此充分 ，表情又如此焦急 ，我不

忍再加劝阻 。
后来项 目 是批了 ，我却放心不 下 ：

他拉扯三个孩子 ，又 当 爸 ，又 当 妈 ，有
那个精 力吗 ？

不出 一 年 ，他居然研制成功 ，获全
国煤 田 地质勘探科技进步奖 。真是个 “豹
子”，难得安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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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我住在宝
鸡。

宝鸡是秦岭 山 脉
与黄 土高原联姻的结
束处 。八百 里秦川 由
于它们的裂隙才得以
形成 。渭河象是在夹

缝中 委屈 了 太久 ，一入平川便
浩荡 不 羁 ，欢 如 野 马 。这 使
常在 它 身 边 玩 耍 的 我 看 得 发
呆，脑 子 里 由 不 得 生 出 许 多
问题 。

我住的 是郊区 。这可 以使
我常 常 置 身 在 大 自 然 的 怀 抱
中。蓝天 白 云 ，桑柘风光 。没
有老师的教导也没有家长 的呵
斥。我与小伙伴们在 沟溪 中 钓
鱼、石缝 中 逮蛐蛐 。逮 了骁将 ，
满轮斗赢 ，那种得意是难
以形容 的 。每每这时 ，肚
子也饿 了 。于是各 自 端着
弹弓 打麻雀 。打着 后用 稀
泥一糊 ，燃火来烤 。未 几

剥开 ，羽毛顿净 ，只 剩一个喷
散着 诱人香气的 肉 团 。大吃大
嚼一番 ，诗情画意之极 ！

但人不能 总在 浪 漫 中 过 日 子 。
一回 到 家 中 ，便 回 到 了 现 实 。家
家户 户 都 是 为 柴 米 油 盐 忙 碌 着 ，
于是家 家 都一 无例外地有 了 愁 闷 ，
有了呕气 。仿佛和浪漫 的大 自 然要
形成两极 ，现实 中 每一件 事都让人
烦心 。哥未考上 高校 。邻居 去揭发
我们家有台带短波 的收 音机 ，有偷
听敌台 的嫌疑 。报纸上又 发表了社
论，似乎预兆着一场新的运动来临
… …所有 的 诗情画意全触礁 了 。我

规规 矩 矩 回 到 自 己 的 位 置 ，似懂
非懂 地 听 着 、看 着 。内 心 充 满 了
恐惧 。

稍稍 懂 事 了 ，便 碰 上 文化 革
命。于 是 有 了 受 侮 辱 的 遭 遇 。再
下来 ，插 队 当 知 青 ，有 了 艰 辛 和
劳累 的 体 味 。再 下 来 ，当 装 卸 工
人，又 有 了……

有了 这 许 多 ，于 是 我 动 手
写作 。写 了 五 年 ，终 于 发 表 了 第
一篇 小 说 。有 人见到 我时 笑 着 叫 ：
“ 作 家 ！”我 认 为 这 是 讽 刺 ，脸

红耳 赤 却 又 奈 何 不 得 。渐 渐 地 ，作
品多 了 ，汇 集 出 书 。出 了 一 本 ，又
出第 二 本 。试 写 中 篇 成 功 了 ，欣 喜
一阵 。又 试 写 长 篇 ，又 成 功 了 ，又
振奋 一 回 。一 年 年 便这样 悄 悄过 去 ，
每年 中 都 有 新 的 欣 喜 。只 是 每 一 次
欣喜都注定比 上一 回减弱 几分 。不知
从什么时候始 ，别 人称我 “作家”我
不再心惊 肉 跳了 。一如 当 初别 人见我
不买票硬往 火车站 里混时指着 说 ：知
青！

前年 夏 天 ，我在 姜 子 牙 钓 鱼 台 的
水库 里 游 泳 。累 了 躺 在 沙 地 上 仰 望
天空 。天 空 那 么 深 远 ，那 么 神 秘 。
竟至 于 我 望 得 出 了 神 ，在 过 于 伟 大
的天空 面 前 ，我 突 然 觉得 一 阵 惆怅 。
人生 多 么 短 暂 ！这 短 暂 的 年 华 应 当
多么 用 心 地 抓 紧 。而 我 ，似 乎 在 整

整二 十 年 的 时 间 里 ，
只会 伏 案 书 写 。忘
记了 小 鸟 会 在 清 晨
歌唱 ，小草会在 春天
萌生 。忽略了静静地
躺在 沙 地 上 眺 望 天
空，忽略 了孝敬母亲 ，
看望哥嫂 ，忽略 了 生

活中 无处不 在 的友 谊 和爱情……想啊
想，心里 一片空 白 ，眼里却不 知不觉
有了 湿润 ！

莫伸。39岁 。专 业 创 作 者 。原 在
铁路 部 门 工 作 ，后 调 西 安 电 影 制 片 厂 。
中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。主 要 作 品 有 短 篇
小说 集 《恽 春 华 》、中 短 篇 小 说 集 《过
去了 ，梦……》、中 篇 小 说 集 《生 命
在凝 聚》、长 篇 小 说 《远 山 几 道 弯 》
以及 大 量 的 其 它 中 短 篇 小 说及 影 视剧
本。

秋菊 乔树 发

时髦女郎

李荣 廷
头抹 “乌 发 香”，
脸搽 “闪 珠 霜”，
生来 爱 干 净 ，
一天 一 换 装 。

家住 五 楼 上 ，

垃圾 随 手 扬 ；

为她 一 家 洁 ，
百户 遭 了 殃 。

阳台 一 露 头 ，

有人指 脊 梁 ：

“ 别 看 恁 时 髦 ，

思想 顶 肮脏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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